
清懦孔继汾及其代表作

《阙 里文献 考 》 略论
？

王飞 朋
（
四 川 大 学图 书 馆 ）

摘 要 ： 孔 子 六十 九代孙孔 继汾 所 撰 《 阙 里 文 献 考 》
－

书 ，
分十 五个 门 类 ， 详细记 载 了 孔 氏世 系 、

孔 林孔墓 、 书 院 户

田
、 历代祀典

、
释 奠 礼 乐

、
从 祀 贤 儒 、

闻 达 子 孙 等 ，
内 容 详

瞻
，
分 类谨严

，
考 辨精 审 ， 纠 谬 补 阙

，
是 阙 里文献 的 集大成之

作
，
对研究 历代衍圣公制度 、 文庙 祭祀典礼 变 迁 、 孔府 户 田 庙

学 沿革 、 孔 氏谱 系及家族学术情 况等历 史 和 学术 问题 都具有 重

要 的 参考价值 。

关键词 ：
孔继汾 孔府 孔 氏 家族 阙 里文献

《阙里文献考》
一百卷

，
清孔继 汾撰 。 阙里为孔子故里

，

阙里文献为记载 阙里名胜古迹 、
山 川书院 、

孔林孔庙 、
历代祭

＊ 基金项 目
：

全国高 校古 委 会 资助 项 目
“

《 阙 里文 献 考 ＞粮理
”

（
编 １

ｉ

１
６５０

） 。



孔典礼 、 碑传诗赋 、 孔氏后裔之文献统称。 《阙里文献考》
一

书广泛参考已有 的 阙里 文献 ，
分类谨严 ， 内容详赡 ， 订正史

实
，
纠谬补缺

，

是 阙里文献的集大成之作
，
也是研究阙里文献

的基本参考资料 。 本文拟从作者孔继汾与其学术成就 ， 《 阙里

文献考》 的撰写经过 、 内 容特色 、 版本情况及研究价值等几

个方面来具体介绍这部阙里文献的集大成之作 。

？

一

、 孔继汾生平及学术

孔继汾 （
１７２ １
—

１ ７８６
）

，
字体仪 ， 号止堂

，

山东 曲阜人
，

清代著名学者 ， 孔子六十九代孙 ，
六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第 四

子
（
继室徐夫人所出 ） ，

六十 九代衍圣公孔继濩之 同父异母

弟 ， 清初书法家孔继涑之胞兄 ， 著名经学家孔广森之父。
？ 孔

传铎 （ １ ６７３
—

１７３ ２ ）
，
字振路

，
号牖 民

，
恭谨 和厚

， 好读书 ，

工文辞 ， 精通
“

三礼
”

，
深于乐理 ， 究心理学 ， 著作宏富 ， 有

《礼记摘藻 》 《三礼合纂》 《世宗修庙盛典》 《读书偶志 》 《安

怀堂文集 》 等著作十八种 。 孔继汾幼秉家学
，
笃 志力行

，

风

骨峻洁 ， 年十
一失怙

， 在太夫人徐 氏的严格教导下 ， 留心典

册 。 乾隆三年 （１ ７３８ ） 春
，
帝临辟雍讲学

，
诏衍圣公孔广檠

率孔氏子孙陪祀 ，
继汾也随从衍圣公参与观礼 。 礼毕

，
召见乾

①周洪才 《孔继汾与 〈 阙里文献考 〉 》 （ 《 山东 图书馆 季刊 》 １ ９９２ 年第 ３

期 ）

一文对 《 阙里文献考》 的 内容及价 值已经做 了初步 的研究 。 但周氏论文 多为

论述 ，
对孔继汾的学术成就及 《 阙里文献考 》

一书 的版本情况 、 内容特 色 、 研究

价值等均缺乏深人考证 。

② 关于孔继汾之生平 ， 《孔府文化研究 》
一

书第 九章
“

经术遗篇 细斟酌
”

第五节
“

孔继 汾及其学术成就
”

对孔继汾之生平和学术情况已经做 了简 单介绍 。

见孔样林 、
管蕾 、

房伟著 （孔府文化研究
：

＞ ，
中华书局 ，

２０ １ ３ 年 ， 第 ４３７
￣

４４３ 页
。

本文在其研究基础上结合 《 阙里文献考 ？ 叙考 》 《清实 录＞及其 他
一些 资料做进

一

步的论述 。



梁章钜 、
朱智著 ， 何英芳点校 ：＜枢垣记略 ＞ ，

中华书局 ，
１ ９８４ 年

，
第 ５４ 贞

。

孔继汾
： 《 阙里文献考 ？ 叙考＞ ， 乾隆二十七年 （ １ ７６ ２

〉 孔 继汾＊ 刻本 ，

孔继汾
：＜ 阙里文献考 ？ 叙考＞ ．

乾隆二十七年 （ １７Ｍ ） 孔捎汾家 刻本

清宫
，
赏赐优渥

，
命继汾肄业国子监。 乾隆九年 （

１ ７４４ ） ，
参

与修纂孔氏谱牒 。 十二年 （
１ ７４７ ）

，
中 乡 试 。 十三年 （ １

７４８
）

，

乾隆幸曲阜 ， 释奠孔子 ，
继汾充当导驾官 ， 为乾隆讲 《 中庸 》

“

凡为天下国家有 九经
”

章
，
得 到乾隆赏识

，
蒙恩授 内 阁 中

书 。 是年秋
，
升中 书舍人 。 十 五年 （

１ ７５０ ） 夏 ，
任军机处行

走
，
常扈从乾隆巡行各地 。 十七年 （

１ ７５２
） 春 ，

军机大 臣奏

其
“

勤慎
，
材堪造就

” ①
， 授 户部额外主事

， 夏 ，
转户部广西

司 主事 。 十九年 （１ ７５４ ） 春 ， 扈从乾 隆至热河 。 是年夏 ， 刑

部尚 书刘 统勋赴肃 州 筹 饷
，
奏随幕府

，
受任

“

简 书
、
军檄 、

旁午 、 编录之事
”②

。 次年 （１ ７ ５５ ） 夏 ，
平定达瓦齐叛乱 ， 继

汾因军需 无 缺 ，
回 京供 职。 此后

，

孔继汾仕途蹇 塞 ，

三遭

厄难 。

第一次为庇袒庙户及免差碑事件 。 乾隆因平定达瓦齐之

乱
，
定于二十

一

年 （
１ ７５６

） 春幸阙里祭告孔子 。 孔继汾于是

先行请 旨东归
，
修葺林庙

，

预备接驾事宜 。 在此期间 ，
地方官

员 因接驾 费用及安排问题与孔府产生龃龉 。 孔继汾主持上告曲

阜
、
邹县两处地方官 ，

结果得到 了革职处分 。 孔继汾 由是免官

居乡 。
此后

，
吏部奏捐复

，
报可。 但由于之前三次会试均未考

中进士 ，
其母徐夫人 也年事渐高 ，

且认为其
“

性 多 戆忤物 ，

居官非 所宜
”

， 孔继汾便以
“

变 化气质 ， 惟在读书
” ？ 为由 ，

推辞不就 。

孔继汾遭受的第二次打击为徐夫人虚坟事件 。 乾隆三十六

年 （
１ ７７ １

） ，
继汾之母徐夫人念丈夫去世已 久

，
不忍 启墓合

葬 ，
遂命死后将其葬于启圣墓东偏

，
于是孔继汾 、

孔继涑于孔

①

②

③



子父母墓地梁公林外 ，
预先营造 了徐夫人墓室。 乾隆四十九年

（
１ ７８４ ） 秋 ，

徐夫人卒
，
孔继汾 、 孔继涑兄弟 因议葬母于孔林

侧预先营造之虚坟 。 然 而 ，
此举为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

（
１ ７５６
—

１ ７９３ ） 所讼 。 山东巡抚明 兴将此事上奏 ， 乾隆虽没有

治罪孔继汾 ，
但要求其立即铲除虚坟 ，

并令缴纳三到 四万两 白

银作为罚金
，
送往河南抗洪前线 。

第三次就是著名 的
“

《孔 氏 家仪》 案
”

。 乾隆 五 十年

（
１ ７８５

）
三月 ， 孔继汾以其所著 《孔氏家仪》 为族人孔继戍所

讼 。 孔继戍指斥其书增减 《会典》 服制 ，
并有

“

今之显悖于

古者
”“

区区复古之苦心
”

等字样 。 山东巡抚明兴奏禀
，
乾隆

震怒
，
遂将继汾革职 ， 交刑部质讯 。 孔继汾终被遣戍伊犁 ， 其

著作亦被反复査禁 。 其子孔广森多方营救 ， 获准纳锾以赎 ，
其

弟孔继涑也倾力资助 ，
最终在行至安肃 （ 今河北安肃县 ） 时

获宥归乡 。
？

孔继汾获释后 ，
不乐居 乡 ，

乃南游杭州 ， 乾隆五十
一

年

（
１ ７８６

） 秋 ，
疾作 ，

殁于友人梁 同书家 ， 享年六十
一

岁 。
？ 是

年冬
， 孔继汾子广森亦因积年忧伤操劳过度 以及丧父之痛而

殁 。 父子二人同年去世
，
实在是中 国学术史上的重大损失 。

孔继汾身为圣人后裔
，
幼承庭训

，
年少时在其母徐氏的严

格督导下 ， 刻苦力学 ，
风骨峻洁 ， 学识渊博 。 民国 《 山东通

①关于 《孔氏家仪》
一

案的详情 ，
可参考以下文 章 ：

黄立振 《关于 〈孔氏

家仪 〉
的禁毁及治罪作者的经过》 ，

载 ｛社会科学战线 》 编辑部编 ｛古籍论丛》 ，

福 痤人民出 版社
，

１ ９８２ 年
， 第 ２７９ ？ ２９２ 页

（
山东友谊书社 １ ９ ８９ 年版 《孔子文化

大全》
之

《
孔 氏家仪 》

后所附黄立振 （ 〈
孔氏家仪 〉

禁毁及作者罹难经过考 》
一

文 与此文大同小异 ）
；

陈冬冬 （乾隆年间 〈孔氏家仪 〉 文字狱案 》 ， 《历史 档案 》

２０ １ ５ 年第 ４ 期 ， 第 １ ２８
－

１ ３ １ 页
；
余梁 《 〈孔 氏家仪 〉 案 始末》 ， 青 岛大学硕士学

位论文 ，
２０ １ ６ 年 。

② 梁同书
（

１ ７２３
—

１ ８ １ ５ ）
，
字元颖

，

号山舟 ，
清代 著名书 法家 ，

与孔继汾 、

孔继涑皆友善 。 其弟梁敦书为工部左侍郎 。
孔继汾长女孔文嫁于梁敦书次子梁履

绳
。 参考孔 庆余校补 《

孔氏敦 本堂支谱》 ，
同治十二年刻本 。

谥
娀
论

坛



志》 卷
一百七十二 《人物志》 云孔继汾

“

谙悉历朝 掌故 、 庙

廷典礼及一切金石图象
，
前言往行

，
莫不统会其源流 。 在京供

职
，

一时名公卿争礼之
”①

，
可见孔继汾学殖深厚 ， 得到 了 时

人的尊崇 。 乾隆二十一年
，
经过庙户 差役及免差碑事件

，
孔继

汾被革职
，

此后便不理外事 ， 闭门 著述 。 乾隆三十六年之前 ，

相继著有 《四 书补音》 《三礼名物》 《历代编年》 《 刑考》 《地

志 》 等书 。 但由 于孔继汾并不将这些抄撮之书看成著作 ，
因

此
“

旋作旋削
”？

， 未能流传于后世 。 从 目前流传下来的孔继

汾著作来看
，
其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礼学和史学方面

，
对孔府

孔庙的仪礼和史实尤为用心 ， 具有强烈的家族学术特色 ^

孔继汾对礼学的 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家庭的影响 。 六

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精通
“

三礼
”

，
著有 《礼记摘藻 》 《 三礼

合纂 》 等礼学之作 。 孔传铎晚年
一直跟孔继 汾生母徐夫人生

活
，
孔继汾幼承庭训

，
耳濡 目染

，
自 然获益 良多 。 稍长

，
徐夫

人又经常命孔继汾随同孔府长者参 加孔府祭祀及其他礼仪活

动
，
因此孔继汾很早就谙熟孔府礼仪 。 自其父孔传铎去世后 ，

孔继汾
一

直协助衍圣公处理孔府事务 ， 有机会深人接触孔氏礼

仪 。 乾隆二十七年
，
孔昭焕续娶

，
咨 问仪节于孔继汾 ，

孔继汾

之友江衡遂劝其将家庭吉凶诸事撰成仪注
，
孔继汾始撰 《孔

氏家仪》
一书 。

《
孔氏家仪 》 详细论述了孔氏 家族庙祭 、 家祭 、 丧祭 、 婚

礼 、 宾礼及修族谱等应遵守的礼节规制 。
此书撰成后 ，

孔继汾

自觉意犹未尽 ，
又撰 《家仪答问 》

一书
， 对 《孔氏 家仪 》 做

进
一

步补充解释
，
并作 《殇服表》 《丧服表》 两种

，

以便后人

①张曜 、 杨士骧修 ，
孙葆田 等纂 ： （ 山东 通志 》 卷

一 百七十二 《 人物 ？

Ｗ

朝 ？ 兖州 府 》 ，
民国七年

（
１９ １ ８

）
山东印刷公司排 印本 。

② 参考孔继 汾 自 撰之 《 户部 主事孔 继 汾墓 志铭 》 ，
載 李恒 法 ， 谢华 英 编

《济宁历代墓志铭 》 ，
齐鲁 书社 ，

２０ １ １ 年 ． 第 ２９ １ 页 。



查询丧葬服制 。 乾隆三十年 （
１７６５ ） ， 孔继汾刻 《文庙乐舞全

谱》
一书

，
并

“

督责肄习 ， 孜孜不倦
，
庙庭祀典为之整肃

” ？
。

乾隆三十四年 （
丨 ７６９

） ，
又撰 《劻仪纠谬集 》 及 《 阙里仪注》

二书
，
考录 旧仪

，
删繁正误

，
企 图依据 自 己对礼的理解

，
改革

或者厘正当时孔府 、 孔庙不合礼仪的祭祀仪式 。 对于孔继汾孜

孜于改正家仪的原 因
，
江衡在 《 〈 孔氏家仪 〉 序 》 中已有明确

的揭示 ：

“

今止堂之心 ， 方欲率族之人
一

归于礼 ， 直声正辞 ，

不避嫌讳 ，
上以明圣朝之典 ， 前以传先师之绪 ，

后 以息聚讼之

纷
，
其诚也若此。

”

其族孙孔宪彝在 《 阙里孔氏诗钞 》 中云孔

继汾
“

修 《家仪》
一书 ，

冠 、 婚 、 丧 、 祭 罔 不具备 ，
迄今子

孙遵守之
”

？
。 该书著于道光年间 ，

可见孔继汾去世后数十年

间
，
孔氏家族依然沿用其制定的家仪 。 从其所著 《孔氏家仪 》

的影响来看 ， 孔继汾的礼学素养很高 ， 其所革正者也确实切于

时用 。

孔继汾的史学成就首先表现为对家谱的修订 。 按照孔府传

统
，
孔氏家谱每逢 甲子则大修 。 乾隆九年

，

七十一代衍圣公孔

昭焕主持孔氏家族家谱修订工作 。 但此时孔昭焕年仅十 岁 ， 故

此次修谱的实际主持者为孔继汾 、 孔继涑兄弟 。 二人为修谱制

订 了 《乾隆甲 子年孔 氏修谱凡例 》 《乾隆甲子年孔氏修谱事

宜》 等纲领性文件 。 次年 ，
二十二卷 《 孔子世家谱 》 成书 ，

孔继汾为该书撰写题跋 。 此后直至 民国十七年 ，
接近两百年的

时间 ， 孔 氏家族未再大修家谱 ，
可见孔继汾所修家谱的价值之

高 。 孔继汾主编的 《孔子世家谱》 首次将孔子之前诸圣祖年

谱单列成卷
，
改称年表

，
并对孔子有关事迹

一
一考证

，
撤去荒

①孔宪舞 ： 《 阙 里孔氏 诗钞》 ，

徐雁 平 、 张剑 编 ： 《清 代家 集丛刊 》 第 ３ ６

册
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， ２０ １ ５ 年 ， 第 ２６３ 页 。

② 孔宪彝 ： 《阙 里孔氏 诗钞 》 ， 徐雁平 、
张剑 编

： 《清代家 集丛刊 》 第 ３６

册
，
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，

２０ １ ５ 年
，
第 ２６３ 页

。

懦
藏
论

坛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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诞不经之传说 ， 保留有史可考之事实
，

“

在孔 氏修谱史上起到

了正本清源的作用
”

？
。 而孔继汾的另 一个史学成就 即编纂 阙

里文献的集大成之作—— 《 阙里文献考 》 。

二 、 《阙里文献考》 撰写缘由及经过

关于 《 阙里文献考 》
一

书的 创作缘 由 ，
孔继汾在 《阙里

文献考》 卷
一百 《叙考》 中 自道

：

“

《阙里文献考》 何为而作

也 ？ 惧阙里文献之鲜征而作也 。

”

阙里即孔子故里 ，
相传春秋

时为孔子授徒之所
，
以城中有二石阙 ，

故名 阙里 ， 在今山东省

曲阜市 。 由 于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神圣地位
，
宋代以后

逐渐形成 了记载阙里山川 风物 、 孔林圣墓 、 书院祀 田
、 祭祀典

礼 、
历代褒崇

、
孔氏后裔等以孔 氏家乘为主体的 阙里文献 。 阙

里文献虽属孔氏家乘
，
但 由于孔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无

可比拟的重要地位
， 孔子之后裔历代褒崇之典 ， 累 朝班赉之

恩
，
代增隆重

，
因 此阙里文献实关系到历朝之重大史实 ，

堪与

正史 、 方志之记载印证发明 ，
互资为用 。

汉代 已经有 《孔子家语》 《孔丛子》 诸书记载孔子及其弟

子或后裔的遗言轶事
，

可看作阙里文献的滥觞 。 宋代
，
孔子 四

十七代孙孔传撰有 《东家杂记》 ， 分类记载有关孔子的杂事旧

迹
，
是阙里文献的发凡起例之作 。 金代

，
五十一代衍圣公孔元

措增广 《东家杂记 》 为 《孔氏祖庭广记》 。 明代以后 ， 阙里文

献类别繁多 ， 出现了 《孔子实录》 《孔庭纂要》 《 素王事纪 》

《圣门志》 《 孔门佥载 》 等书 ，
然或佚而不传

，
或杂而不精

，

或孔氏家有藏本而未经 锓刻 ， 在社会上流传不广 。 明 弘治 年

间
，
陈镐始裒集 旧 闻

，
著 《 阙里 志》 ，

是为 旧志
，
纲举 目 张

，

① 孔样林 、
符谢

、
房伟

：
《孔府文化研究 》 ， 中华书局 ， ２０１ ３年 ， 第 ４４３ Ｗ

。



事迹粗备 。 但 旧志考据失 精
，
去取无当

，
存在不少疏失 。 其

后
，
旧志又经过 两次增辑 ，

但
“

止缀述恩荫
，
更杂 以簿 书之

文章
，
而于前人纰缪 繁漏之失举

，
未有所匡正

” ？
。 清康熙三

十六年 （ １ ６９７ ） ，
孔 尚任又纂 《 阙里志 》 ，

是为新志 。 新志一

变旧志体例
，
并颇有增益

，
但芜杂附会

，
错误多于旧志

，
故其

书久而不行 。 因此
，
当时亟须

一

部 内容翔实 、 考辨严谨的阙里

文献汇编 。 孔继汾编纂 《阙里文献考 》

一

书
，
契合 了孔 氏家

族的这种学术需求 。

孔继汾对阙里文献的关注与其母徐夫人的影响有很大的关

系
， 《阙里文献考

？ 叙考》 云其
“

少时有志于此
”

。 徐夫人教

子严格
，
在孔继汾为童子时

，

不仅令其留心典册 ，
还

“

命随

诸长者后出 见宾客
，

习礼法
，
暇更取家门故事及朝廷所以褒崇

先圣 、
泽苗裔于无穷者

，

一
一亲教之 ，

且 曰
：

‘

数典而忘其

祖 ， 小子之羞也 。

’”

对此
，
孔继汾

“

受而识之 ，
不敢忘

”？
。

母亲徐夫人对其圣门后裔身份的强调 ， 使孔继汾从小就有
一

种

保存阙里文献 、 传承祖先学术的文化 自觉 ，
也促使其立志编写

一

部详赡完备的孔 氏家乘以记述家史祖德 。

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 ， 清朝初期 ， 尤其是康熙 、 雍正 、

乾隆三朝 ， 统治者为 了维护统治秩序 ， 削弱汉人的民族意识 ，

力 图集政统 、 道统于
一

身 ，
于是大力弘扬儒家文化 ，

其中的一

个突出表现便是提升孔府 、 孔庙的待遇 。 清初皇帝不仅增加衍

圣公品秩 ，
赋予孔府更多特权 ，

还多次前往曲阜祭拜孔子 ，
且

祭孔次数和规模均远超前代 。 孔继汾身为孔府大宗 ，
自幼饱读

诗书 ， 对统治 者 这种尊孔重 道 的做法 ，
自 然颇 为认 同 。 在

《阙里文献考 ？ 叙考》 中 ， 孔继汾就感慨道 ：

“

国家崇奖师儒 ，

１

８
^

２ １ ４

①孔继汾 ： 《 阙里 文献考 ？ 叙考 》 ，
乾隆二十七年 （

１ ７６２
） 孔继汾 家刻本 。

② 孔继汾
： 《 阙里 文献考 ？ 叙考 》 ， 乾隆二十七年

（
１ ７６２

）
孔继汾 家刻本 。



典礼殷盛 ， 凡所 以宏教泽而阐道揆者
，
莫不展 义尽诚 ，

度越前

古 ，
乃近世 以来鲜有 。 爱素之士

，
集其事而笔之书者

，

一二宗

老或能言其大概 。 而齿发颓落 ，
半就遗忘 ，

更数十年后 ，
行益

微忽 。 后 有作者 ， 其孰从而 求之 ？

”

因此
，
其作 《 阙里 文献

考》 也含有记录当 代尊孔祭孔盛况之 意 。 此外
，
孔继汾在乾

隆辟雍祭祀典礼 中
，
得到肄业国子监的优待

，
在乾隆首次亲临

曲阜祭祀大典活动 中
，
充任 讲书官

，
导引 圣驾

，
受到乾隆赏

识 ， 蒙恩进入仕途
，
孔继 汾对此无任感激 ：

“

自 念遭际圣明 ，

仰沐恩荫 ， 得以不耕不织
，
优异于编户

，
而顽钝暴弃

，
无以纪

国恩
、
述祖德

，
用昭示于永永 ，

虽万死不足塞责 。

”

在京城读

书期间
，
孔继汾就开始留意收集文献

，
为著书做准备 。 《 阙里

文献考 ？ 叙考》 自述云
：

“

所遇残编脱简 、 金石断烂之文 ，
莫

不掇拾摩娑
，
手 自 著录 。 复稽之故家遗老 ，

以证辨所闻
，
而益

恢扩其所未见
，
杂有所得

，
记而藏之 。

”

可见其搜罗之勤 。

乾隆九年
，
衍圣公孔昭焕发起编纂孔氏谱牒

， 孔继 汾是主

要参与人员之一 。 按照孔 氏家族惯例 ，
修谱毕

， 即增辑志书 。

《孔子世家谱》 修成之后
，
孔继汾应侄孔广柞之 请

，
出 箧中所

藏旧稿
，

开始编纂 《阙里文献考 》 。 乾隆十三年后 ，
孔继汾任

官京师
，
其间

，

一直未忘记其著书的使命 ，

“

时与当世名公卿

上下其议论
，
更得质叩典坟 ， 习熟掌故 。 公余无事

，
恒 以书簏

自随
”

？
。 后被选入军机处

，
又擢升户 部主事 ， 公务 繁忙 ， 始

少暇 日
，
编书工作时断时续。 乾隆十九年夏

，
跟随刘统勋筹饷

肃州
，
著书工作遂告中綴 。 乾隆二十

一年后 ，
受庙户免差事件

的影响
，
孔继汾

“

闭 户读书
，
不复与外事

”

②
，
偶检废 簏

， 见

未成旧稿
，
颇 自惜其散漫 ， 遂在 《 阙里旧 志》 《 阙里新志 》 及

①孔继汾 ： （阙里文献考 ？ 叙考 ＞ ，
乾隆二十七年 （

丨 ７６２
）
孔继 汾家刻本

② 李恒法 、 谢华英编 ：＜济宁历代墓志铭 ＞ ， 齐鲁书社 ，
２０ １ １ 年 ， 第 ２９ １ 页 。



各家有关撰述的基础上 ， 分别条 目
， 采缀成篇 ， 后 又翦芜秽 ，

刊谬误 ，
历时五载 ，

于乾隆二十六年 （
１ ７６ １

） 秋初成 。 孔继汾

从乾隆十年 （
１７４５

） 修订完家谱后就开始进行 《 阙里文献考》

的编纂工作 ，
至此完成 ，

历时十六年之久 ，
用力颇勤 。 由 于经

过了长期的准备 ， 《阙里文献考》 体例明晰 ，
内容丰赡 ， 考辨精

审
，
质量上乘 ，

堪称阙里文献的集大成者 。

三 、 《阙里文献考》 版本情况

乾隆二十六年秋 ， 《阙里文献考》
一书初成 。 该书 目前所见

最早的刻本是乾隆二十七年刊本
，
说明该书于著 成后次年便已

付梓 。 道光年间 ， 曲阜孔府所藏 《阙里文献考》 书版毁于火灾 ，

流传遂少 。 此后 出现了光绪十七年 （
１ ８９ １

） 湘阴李氏刊本 。 此

湘阴李氏是谁呢？ 吴庆坻 《蕉廊脞录》 中的
一

条记载为我们提

供了清晰的线索 。 《蕉廊脞录》 卷八载 ？

？

李黼 堂 中丞桓病 中作 自挽联句 云 ：

“

作 秀才 十年
，
作外吏十

年
，
作江湖野老三 十年 ， 来 日 无 多 ， 于愿 已足

；

刻 圣迹百 卷
，

刻 自 著百卷 ，
刻 《耆献类征》 七 百卷

，

几 生修到
，
其 书 满 家 。

”

中丞尝刊 《 阙里文献考 》

一

百卷 ， 刊奏议、 书 牍 、 诗文为 《 宝

韦斋类稿》
一

百卷 。

？

很明显 ，
刻 《 阙里文献考 》 的湘阴李氏为李黼堂中丞李桓。

李桓 （
１ ８２７
—

１ ８９ １

） ，
字叔虎

，
号黼堂 ，

又号辅堂 ，
两江总督李

星沉第三子 。 咸丰五年 （
１ ８５５ ） ，

以道员拣发江西
，
署广饶九南

兵备道 。 后历任按察使 、 督粮道 、 布政使 。 同治元年任江西布

政使 、 巡抚 ，
大力办理省城防务 ， 并为镇压太平军筹措粮饷 ，

① 吴庆坻著 ，
张文其

、
刘德轔点校 ：

《蕉廊脞录 》 ，
中华 书局 ， １９９０ 年 ， 第

２５７ 页 。



政绩颇著
，
著有 《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》 《宝韦斋类稿 》 《海粟楼

书 目 》 等 。

李桓喜读书著述 ，
并热衷刻书 。 光绪十七年刻本后附有其

出嗣子李辅耀所作 《 〈阙里文献考 〉 跋》 ， 据 《跋》 文 ，
李桓致

仕后
，

一意著述
，
广泛阅读

，
尝读 《阙里文献考》 ， 有感于伪孔

末事
，
作 《张温宜从祀文庙说》

一

文 。
不知是出于保存阙里文

献的心理 ，
还是想推广张温故事 ，

改 良社会风俗
，
李桓动了重

刊 《阙里文献考》 的念头 。 李辅耀 《 〈
阙里文献考 〉

跋 》 云 ：

“

右 《阙里文献考 》 百 卷 ， 先公 用黔 阳 乐庭 杨丈藏本重 刊者

也 。

”

直接指明李 氏刻本是 以黔阳 乐庭杨丈藏本为底本 的重刊

本 。 乐庭杨丈藏本无疑是乾隆二十七年本 。

李辅耀 《 〈 阙里文献考〉 跋》 还记述了李桓刊刻 《阙里文

献考》 的过程 ：

“

岁辛卯 ， 始以原书锓木 。 冬初犹能 自校数卷 ，

迨疾作 ，
遂辍业。 讵十二月 初 四

，
竟弃堂帐

，
不克见此本之成

矣 。 悲夫
！
今赖杨丈校勘成书

，
谨录原文

，
并识数语于后。

”

可

见 《阙里文献考》 是李桓在辛卯年 （
１ ８９ １

） 校刻的 ， 书未刻完 ，

李桓便已去世 ， 后 由杨丈继续校 勘工作 。 此
“

黔 阳乐庭杨丈
”

不见其他文献记载
，
难以査考 。 笔者据 目 前

一些刻本书 目信息

推测 ，
此

“

黔阳乐庭杨丈
”

或为湖南黔阳人杨基善 。

杨基善 ， 字黼沅 ， 号乐庭 ，
笃行博学 ，

清道光二十九年拔

贡 ，
官国子监典簿 、 禹州 知州 、 候选教谕 。

父杨积煦
，
官河南

郑州知州 。 父子二人热衷刻书
，
曾于道光 、 光绪年间刻书多种 ，

其家刻本署有
“

善化杨氏益清堂
”

之号 ， 为当时有名的刻书家 。

根据笔者所查各图书馆馆藏 目 录 ，
黔阳杨 氏所刻书至少有 以下

四种
：
道光二十九年 （

１ ８４９ ） 杨积煦等刻
，
咸丰七年 （１ ８５７ ）

杨基善补刻之段锷廷撰 、 黄本骥编订 《 四 书字诂》 七 十八卷

（附检字
一卷 ） （

北京大学图 书馆 、 四川大学图书馆等藏 ）
；
道

光二十九年杨积煦等刻 ，
咸丰七年杨基善补刻之段锷廷撰 、 黄



本骥编订 《群经字诂 》 七十二卷 （ 附检字
一卷 ） （清华大学图

书馆 、 北京大学图书馆等藏 ）
；
清光绪十七年 （

１ ８９ １
） 刊杨基善

辑 《杨氏先撖录存》 四卷 （ 首
一

卷 ） （ 中国 人民大学图书馆

藏 ） ；
光绪十八年 （

１ ８９２
） 刊杨兆 李等撰 《纪 贞诗存 》

一

卷

（ 附不垂杨传奇 ） （ 复旦大学 图书馆 、 中国人民大学 图书馆藏 ） 。

其中
，
前两种署

“

黔阳杨氏长沙浏阳门寓存版
”

，
后两种署

“

善

化杨氏益清堂刊版
”

。 后两种刊刻时间与 《 阙里文献考》 的刊刻

时间相同 。 因此
， 从时间 和籍贯上看 ，

此杨基善很可能是续刻

《 阙里文献考》 的
“

黔 阳乐庭杨丈
”

。 当然 ， 如果要证实此结

光绪刻本为重刊本 ，
经过对 比可以发现

，
其虽经过校勘

，

但仅个别文字有改动
，
且有原本不误而重刻本误的情况 ，

因此

校勘价值有限 。

四
、 《阙里文献考》 内容特色

《阙里文献考 》
一

书皇皇百卷
，
七十余万言

，
采择宏富

，

去

宪存精
，

涵盖了孔子世 系 、 林庙古迹 、 历代隆仪 、 释奠礼乐 、

世爵恩例 、 孔府属官 、 诗文碑记 、 弟子贤儒列传等有关孔 氏家

族方方面面的 内容
，
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，

是一部集孔 氏家族

文献 、 孔庙文献之大成 的著述 。 孔继汾现存数 种著述 ，
也以

《阙里文献考》
一书的学术价值为最大 。 《阙里文献考》 的 内容

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。

（

一

） 类例谨严 ，
体系完整

《 阙里文献考》
一

书共分十五门记述阙里文献
，
卷
一

至卷十

为 《世系考》
，
其中又分为三类

：

“

首述姓 ，
源溯 自 出也

；

继 以

先圣年谱 ， 尊祖也
；
遂及宗子系叶 ， 传世家也 。

”

（ 《 阙里文献



考 ？ 叙考》 ，
下同 ） 卷十一至卷十三为 《林庙考 》 ， 其中又分为

圣林 、 孔庙 、
书院三类

：

“

墓为体魄所藏 ，
庙以岁 时妥侑 ，

故次

之
，
启 圣林及书院即 附焉 。

”

卷十 四至卷十七为 《祀典考》
，
分

为历代褒崇之典 、 诣学之典 、 幸鲁之典 、 遣告之典四类 ：

“

盛德

百世必祀
，
自汉

、
唐以 来

，
封谥屡更

，
祭秩载易

，
而配享亦代

有异制 ，
至亲诣辟雍

，
驻罕圣里 ， 以及衔命祭告

，
皆宜有纪 。

”

卷十八为 《世爵职官考》 ， 卷十九至卷二十二为 《礼考》 ， 卷二

十三至卷二十五为 《乐考》 ，
卷二十六为 《 户 田考》 。 卷二十七

至卷二十八为 《学校考 》 ：

“

阙里依庙建学 ， 古称庙学 ， 今为置

官师
，
广登进

，
超郡邑 而拟成均矣 。

”

卷二十九为 《城邑 山川

考》 ：

“

山 川 为灵秀所钟
，
城洫壮宫庙之卫 。

”

卷三十为 《 宗谱

考 》 ：

“

昌平世冑 ， 聚族而居 ， 谱法不明 ，
昭穆曷辨？

”

卷三十一

为 《孔氏著述考》 。 卷三十二至卷 四十一为 《艺文考 》 ：

“

列史

艺文
，
仅录篇目

，
省郡 邑志

，
或专采文章而不收经籍

，
兹考兼

史志体例而用之。

”

卷四 十二为 《圣门弟子考 》 。 卷 四十三至卷

七十二为 《从祀贤儒考 》 ：

“

先贤先儒
，
已略见祀典 ，

而出处事

迹 ， 则不可弗著 。

”

卷七十三至 卷九十九为 《 子孙著闻者考》 ：

“

宗谱
一

门 ，
仅载世次 ，

及流寓支派 ， 若族有俊异 ，
正足表示后

昆
，
用考家传

，

列行实而 以登仕籍者
，

及 列女 附焉 。

”

后又有

《叙》

一

篇叙述作书之意 。 该书分门别类 ， 提纲挈领 ， 结构 明

晰
，
眉 目 了然 。

孔氏家乘之分类并不始于孔继汾 。 南宋孔传的 《东家杂记》

就已经开始按照类别记述孔氏 文献 ， 该书上卷分姓谱 、 先圣诞

辰讳 日 、 母颜 氏 、 娶亓官 氏 、
追封谥号 、 历代崇奉 、 嗣袭封爵

沿改 、 改衍圣公告 、 乡 官九类
，
下卷分先圣庙 、 杏坛 、

后殿
、

唐柏 、 庙中古碑 、
庙外古迹 、 齐国公墓 、 林中古碑八类 ，

共十

七类 。 金孔元措 《孔氏祖庭广记 》
一 书分类 如 下

： 卷
一先圣

（追崇 、 圣号 、 世次 ） ， 卷二崇奉诏文 ， 卷三崇奉杂事 ， 卷四林



庙亲祠 、 学庙亲祠 （皇太子附 ） ，
卷五祭祀杂事 ， 卷六族孙 、 世

系别录 ，
卷七泽及 子孙

，
卷八姓谱 、 先圣诞辰讳 日 、 母颜 氏 、

娶亓官氏 、 先圣小影 、 给洒扫庙户 ，
卷九乡官 、 庙 中古迹 、 庙

外古迹 、 庙宅 ，
卷十庙 中古碑

，
卷十一族孙碑铭 。

两书均把
一

些小类和大类并列 ，
显得较为散漫随意

，
系统性不够 。 明 清之

际编纂的 《阙里志》 对此有所改进。 《阙里旧志》 分为礼乐志 、

世家志 、 事迹志 、 祀典志 、
宗子世纪 、 人物志 、 林庙志 、 古迹

志 、 恩典志 、 弟子志 、 历代浩敕 、 艺文志十二类 ，
分类较为简

明 ， 但仍有不足之憾 。 《阙里新志 》 分为圣贤志 、 陵墓志 、 祠庙

志 、 古迹志 、 名胜志 、 祀典志 、 封爵志 、 宗族志 、 学校志 、 礼

仪志 、 乐舞志 、 土 田 志 、 户役志 、 人材志 、 著述志 、 风俗志 、

物产志 、 典谟志 、 艺文志 、 史传志等门 ， 分类虽多 ， 但比较杂

芜。 而且 ，
这两书在各门类之下所设的小类都比较庞杂 ，

不够

精练 。

《阙里文献考 》 沿袭了上述家乘文献分门别类的记述方式 ，

并对各家分类进行整合
，
最终形成 了新的分类法 。 其十五门 的

分类
，
既全面又严谨

，
是 《阙里文献考 》 超越之前阙里文献著

作的
一

个重要方面 。 因 此
，
七十一代衍圣公孔 昭焕评价该书

“

言不越六十万
，
而二千三百余年之事

，

灿然大备
”①

。 《阙里文

献考》 与 《阙里旧志》 《 阙里新志》 相 比
，

虽规模相 当
，
却能

给人详赡之感
，

主要也是因为该书分类精当 ， 论述详尽 。

（
二

） 文字典核 ，
内容详赡

李中简 《嘉树山房集 》 卷五 《 曲阜县志序 》 云 ：

“

予观

① 孔昭焕
：＜ ＜ 阙里文献考 〉 序ｈ 乾隆二十七年 （

丨７６２
）
孔继汾家刻本 。

按 ：

《阙里文献考 》 实有七十二万字左右 。



《阙里文献考》
一

编 ， 孔 氏止堂所纂 ， 端表圣迹 ，
最为典核 。

”①

孔继汾对 《从祀贤儒门 》 援引史料文字的处理 ，

最能体现 《阙

里文献考》

一

书
“

文字典核
”

的特点 。 孔继汾在撰写 《从祀贤

儒门 》 时 ， 主要依据历代正史文献 ，
但他并不迷信正史文字 ，

对其中有疑问的地方多有改动 ，
而其改动往往与其他文献暗合 。

如 《阙里文献考》 卷四十七 《董仲舒传》 ：

“

陛下有 明德嘉道 ，

愍世俗之靡薄 ， 悼王道之不昭 ， 故举贤 良方正之士 ， 论议考问 ，

将欲兴仁义之休德 ，
明帝王之法制

，
建太平之道也。

”

论议考

问
， 《汉书

？ 董仲舒传》 作
“

论义考问
”

。 《阙里文献考》 此处

作
“

论议考问
＂

， 与 《群书治要 》 所引合 。 同卷 ，
汉武帝云 ：

“

越王句践与大夫泄庸 、 种 、
蠡谋伐吴

， 遂灭之。 孔子称殷有三

仁
，
寡人亦以为越有三仁 。

”

越
， 《汉书 ？ 董仲舒传 》 作

“

粤
”

，

不合文义
，

而董仲舒 《 春秋繁露 》 卷九 《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

为仁》
一文正作

“

越
”

字 ，
不知孔继汾在编纂此卷时是否参考

过 《春秋繁露》
一书 。 此外

，
书中对史书之 明显错误也不惮径

改 。 如卷四十八 《郑玄传》 载孔融 于高密县为郑玄特立
一

乡 ，

文中引商山 四皓作比 ， 《后汉书 》 此处作
“

南山 四皓
”

， 明显有

误 ， 《阙里文献考》 改为
“

商山 四皓
”

。 又如卷五十八 《罗从彦

传 》 云罗从彦
“

既而筑室山 中 ， 绝意仕进 ， 终 日端坐 ， 间谒时

将乐溪上
，
吟咏而归 ， 恒充然 自得焉

”

。 将乐溪 ， 《宋史》 原文

作
“

将溪
”

， 或有脱漏 ，
当以孔继汾所改为是。 如此之处尚 多 ，

不烦胪列 。

由于 《阙里文献考》
一书的编纂经过了长期的准备 ，

作者

对史料十分熟悉 ， 除征 引常 见 的经 、 史 、
子 、 集 四部文献外 ，

还利用圣裔身份广泛参考他人所难以闻 见之碑传和孔氏 谱牒资

料
，
采择丰富

，
去宪存精 ， 使得该书具有极 髙的 文献价值 。 比

① 李中简 ：＜ 熬树山戾集 ＞
，

痛庆六年 （
１ ８０ １

〉
炻树山 房刻本 。



如
， 《
阙里文献考》 卷十四 《祀典考第三之

一

》 主要记载历代

褒崇之典
，
除了征引正史资料外 ，

还广泛参考 《贞观政要 》 《唐

会要 》 《文献通考》 《通典 》 《五代会要 》 《册府元龟》 《文苑英

华》 《玉海 》 《宋大诏令集》 《诸臣奏议》 《咸淳临安志》 《元典

章》 《 明史稿》 《皇明诏令》 《礼部志稿 》 《续文献通考》 《 国子

监志》 《春明梦余录》 等政书 、 类书以及 《东家杂记 》 《孔氏祖

庭广记》 《阙里旧志》 《 阙里新志 》 等家乘文献
，
从而把散于群

书的有关孔子祀典的记载萃于一编 ， 颇便参考。 卷三十二至卷

四十一为 《艺文考》 ， 其中的诗文是孔继汾根据孔府碑刻或当时

存在的一些著作收录的 ， 其 中一些篇 目 不见于其他文献记载 ，

具有很高的辑佚价值 。

（
三

） 考订史 实
，
薙繁辨误

和之前的阙里文献相比
， 《阙里文献考》

一书最大的优胜之

处便是订正讹误
，
内容精确 。 作者模仿 《史记》

“

太史公 曰
”

之例
，
在每卷卷末以

“

述 曰
”

的形式记述作者 自 己对本卷内容

的评论 。 这些
“

述 曰
”

有很大
一

部分是考辨前代文献之失的 。

宋代 《东家杂记 》 、 金 《孔氏祖庭广记》 以来的孔氏家乘文献
，

出于尊祖心理 ， 多杂采讳书中关于孔子诞生时的
一些神异传说 ，

孔继汾在卷
一

《世系考》 卷末的
“

述曰
”

中云 ：

“

夫怪异之说
，

言不雅驯 ，
儒者所弗道 。 然先圣殷人也 ，

殷之先玄鸟降祥 ，
列

在歌 《颂》 。 麟游草附之事
，
理或有之。 若夫吐玉书

，
降五老

，

奏天乐 ，
又感生圣子

，
言出 神人 ， 则愈 出 而愈怪 ， 荒诞不经 ，

其为后人傅会无疑矣 。

”

因此
，

《世系考》 不收这些有附会之嫌

的神奇传说 。 关于 《左传》 和 《史记》 记载的周敬王 四十二年

鲁哀公诔孔子
“

哀哉尼父
”
一事

，
郑玄认为

“

尼父者
，
因其字

以为谥也
”

，
因此后世不少著作均认为此为谥孔子之始 。 而孔继

汾对此提出 了质疑
：

“

考礼
，
有诔而谥者

，
如贞惠文子是也

；
有

一

ｆｉｓ

ｓ

ｓ

＾

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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诔而不谥者 ， 如县贲父是也。 谥必兼诔 ，
而诔不必谥

，
故吴草

庐曰 ：

‘

诔者 ， 述其功行以哀之之词 ，

如后世祭文之类
，
非 谥

也 。

’

况谥法无尼字 ，
康成之说

，
恐未足为据 。

”

孔继汾援据吴

澄之说
，
分辨谏和谥的 区别

，
认为鲁哀公此言乃诔 而非谥

，
故

不应为孔子谥号之始 。 又如 ， 《 阙里文献考》 卷六 《世系考第一

之六》 所附的
“

述曰
”

云 ：

《 阙 里志 》 及 《 家谱 》 栽
，

三十 代渠初 袭 崇圣侯。
北 齐文

宣帝天保元年 ，

改封恭圣侯 。 后 周静帝 大 象二年 ，

又进爵邹 国

公
。 子长孙 ，

后周武帝 宣政元年 袭封 邹 国 公。 按 ：
宣政在大 象

之前 ，
先封其子

，

后封其父
，
断 无此理。 且宣政年 间

，

尚 未有

邹 国 名 号
，
所 云

“

长孙 袭 邹 国 公 于 宣政元年
”

者误也。 再 考

《北 史
？ 齐文宣 本纪》 ：

“

天保元年六 月 辛 已 ，
诏改封崇圣侯孔长

为恭 圣侯 。

”

孔长
， 《谱》 内既无其 名 ，

其 为 长孙之误无疑 。 是

初 袭崇 圣 ，
改封恭圣 ，

进 爵 邹 国 公者 ， 乃 三 十一代之长孙 ，

而

非三十代之 渠也
。
又

《 阙 里志 》 栽
，
长孙二子

，
英 想 、

嗣 想 。

英慙封奉圣侯 ，
无 子 ，

嗣 想 袭封 。
按

：
长孙既袭 爵 于 北 ，

其子

断无再受南封之理 。 且英 慙之封 ，
在 陈废帝光 大元年

，
岁 次丁

亥
，
后十四年庚子

，
始 为 周 宣 帝 大 象二年 。 其父 受封

，

乃在其

子既袭爵 十教年之后 ，

亦 事之所必无者 。 盖英 恝 自 是江左一派
，

《志 》 因 命名 与 嗣恝相 同
，
遂讹为 长孙之子

，
其 实 非也。 况 《 家

谱》 及 《唐 书 ． 宰相世 系表 》 并 不 言 长孙有二子 ，

更 为 可证 。

再
， 《谱 》 《 志 》 又云

：
三十二代嗣 慙

，

初 袭邹 国公
，
后改封

绍 圣侯 。

”

考邹 国之封
，
改于后 周 大 象二年

，

不逾年而 周 即亡 ，

其封亦 遂绝 。 至 隋炀帝
，

始求孔子苗裔
，
封嗣 想 为 绍 圣侯 。 初

封邹 国公
， 《谱》 《 志 》

似皆有误 。 今既有依据 ，
悉从更正

，
不

敢以讹传讹
，
启后人之惑也 。

此卷依据正史文献 ，
考证孔子后裔三十 、

三十一 、 三十二



代世系 ， 辨析 《家谱》 及 《阙里志》 之失 ， 结论十分精确 ， 让

人信服。 此外 ， 卷末所附 《 〈 阙里志 〉 辨说》
一文 ，

考辨 《 阙

里旧志》 及 《阙里新志》
二书之疏失近百条 ， 更能体现作者在

考据上的深厚功力 。

（
四

） 表彰 幽潜 ，
砥砺后人

孔氏后人孔宪葬曾称赞 《 阙里文献考》
一

书
“

纪述恩赍 ，

表扬幽潜 ，
足裨家乘

”
？

。

“

纪述恩赍
”

为历代阙里文献共有之

特点
，
而

“

表扬幽潜
”

则为孔继汾撰述 《阙里文献考》 的一个

重要 目的 。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文中对 四十三代衍圣公孔仁玉

的记载 。 孔仁玉生于五代战乱之时
，
其族人孔末原为南朝宋元

嘉十九年 （
４４２

） 朝廷拨给孔庙的洒扫户孔景之后裔 ，
见孔氏子

孙单承
，
门祚衰弱

，
遂起歹意

，
谋害仁玉之父四 十二代衍圣公

孔光嗣 ， 其母抱其隐匿于外舅张温家 ， 方得免遭厄难。 后仁玉

长大成人
，
以曲阜令兼监察御史 ，

后世称其为
“

中兴祖
”

。 孔继

汾不仅在 《世系考》 中 记载 了孔仁玉的事迹
，
还在 《 艺文考 》

中收录了明代张敏的 《孔氏报本酬恩记 》 来宣扬张氏对于孔氏

之恩德
，
突出反映了其对家族伦理道德的重视。

②

此外
，
在 《子孙著闻者考》 中

，
孔继汾把流衍繁多的孔氏

后裔通过归类来表彰其德
，
如卷九十一记载死节之士

， 卷九十

二记载孝梯之士
，
卷 九十四记载文学之士

，
卷九十五记载清流

之士
，
卷九十六记载避世之士

，
所记载的孔氏后裔有很大

一部

①孔宪彝 ： 《 阙里孔 氏诗钞》 ， 徐雁平 、 张剑编
： 《清代家集丛刊 》 第 ３６ 册 ，

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，
２０

１
５ 年

， 第 ２６３ 页 。

②
“

孔末灭孔
”

之说晚出 ，
早期的孔氏家乘文献如＜东家杂记》 ｛

孔氏祖庭广

记 》 以及
“

文化大革命
”

时出 土的孔仁玉墓志均没有提过此事件 ， 深具史才的孔继

汾对此不会不加怀疑
。
无论孔继汾是有意记载此事还是未加详考而误收 ，

均反映其

对此事件极具兴趣
，
也可看出其对家族知恩图报等伦理道德观念之重视。



分是不见于正史的
，

所以孔继汾此书足 以起到
“

表扬幽潜
”

的

作用 。 而从其文末 的议论中更能看出其对人物的褒贬讥刺
，
如

卷九十一
“

述曰
”

云
：

汾叙家传才 百余人 ，
而 于死 节之士得二十三焉 。 呜呼 ！

何

其 多 也 。 夫 士之轻 身 以 趣 义 者
，

虽 曰 所性 固 然
，
要 亦 《诗 》

《书 》 《礼》 《 乐 》
之教优柔 而餍饫之 ，

故能见危不避
，
慷慨捐

生。 用 以激厉颓顽
，
耀 名 竹册

，
世泽之感 ，

盖有本 焉 。 昔 陈琳

草檄骂 曹操 ，

己 即 为 操草檄 ，
德绍 文誉不及孔璋 ，

而 犬吠 非 主

之对
，
视俯首 乞谢者犹有 生气 。 若 太 宗容物之量

，
则 又 出 曹操

下矣 。

卷九十二
“

述曰
”

云
：

孝弟 为 立 身 大节 ，
古之君子原 非 以 此邀名也

，

况吾 宗仰承

圣泽 ，
沐浴于 《诗 》 《 书 》 之教者 ，

既深 内行之修
，
又奚足纪

者 ？ 虽 然
，

风会浇漓
，
仁爱道 息

，
类 而序之

，
亦 所 以 丑世厉俗

也。 其 不 为传而 以孝行著者 ，
尚有五十 四代孙思权

，

六 十
一代

孙弘转 、 弘实 ，

六十二代孙 闻谕 ，
六十 四代孙尚諒 ，

六十 六代

孙兴浩
，

六十 七代孙毓珍
、
毓颖 。 列其名

，
亦使不泯没于后云 。

卷九十七记载南朝孔熙先及孔范二人之传
，

意在警诫后世

子孙 ：

熙先 、 范 才学警敏
，

文 藻博 赡
，
特 以 不轨于 正

，
遂致 身败

名 裂 ，
为世大戮

， 良可叹也。 独怪二人之行
，
昭

’

著 史册
，
而 家

乘 中颇 多 讳 辞
，
岂 亲 亲之道宜 尔邪 ？ 然 一朝 失足

，
百世 莫 改 ，

比而 书之
，

亦所 以垂炯戒于后世也。

从孔继汾对孔氏后裔的分类及评价就可以看出其编驀 《阙

里文献考 》
一书 ， 不仅全面记载了历代孔氏故实 ，

还有着用儒

家伦理道德标准劝勉孔氏后人的 良苦用心 。 孔继汾在 自撰 《 墓



志铭 》 中颇为 自得地说
：

“

性耽著述 ，
每考订经义辄有所论 ，

他

日子孙贡谀意者其在斯乎 ？

”

令人欣慰的是 ，
后人如孔宪彝等已

经深刻体会到 了孔继汾 《阙里文献考 》
一

书背后的深意 。

五 、 《阙里文献考》 研究价值举隅

光绪年间 ，
著名学者李桓在 《张温宜从祀文庙说》

一文中

评价 《 阙里文献考》 云 ：

“

证据详明 ， 闳深肃括 ， 洵千祀不敝之

书也 。

”① 民国 《孔子世家谱》 称赞 《阙里文献考》

“

继往开来 ，

功冠千古
”

，
且说

“

（孔继汾 ）
生平著作

，
以此为最

”

，
对该书

的评价极高 。 《阙里文献考》
一

书在阙里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方面

确实有着巨大的贡献 ， 从上面对其 内容的论述也能看出其超越

前人之作的价值所在
，
这里就不再详论。 此节主要从学术史的

角度来阐述 《 阙里文献考》 的研究价值 。

（

一

）
研究 孔继 汾生平及学 术情况的 第 一手资料

受
“

《孔氏家仪》 案
”

影响
， 孔继汾的生平事迹甚少为时

人所提及 。 除 了新发现的其所撰 《墓志铭》
夕卜

， 《 阙里文献考 －

叙考》 也是研究孔继汾生平及学术情况 的重要资料。 孔继汾精

通礼学
，
尤其是孔庙祭祀礼乐 ， 撰有 《孔 氏家仪》 《 阙里仪注》

《阙里祭仪录 》 《文庙礼器图式 》 等著作 ， 为当时孔府祭祀和其

他礼仪活动提供指导。 而 《 阙里文献考》 中的 《礼考》 及 《乐

考》 为其对历史上祭孔礼乐文献的整理
，

可以 和其他著作相互

补充 ， 有助于全面了解其学术情况。 该书卷末所附的 《 〈 阙里

志 〉 辨讹 》 ， 是对 《阙里 旧志》 和 《 阙里新志 》 中 的错讹的考

① 李辅耀
： 《 〈 阙里 文献 考 〉 跋 》 ， 孔 继汾＜ 阙里 文献 考》 ， 光绪 十七年

（
１８９ １ ） 湘阴李氏刊本 。

懦
錢
论

坛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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辨
，
从中更能看出孔继汾在考证方面的学术水平 。 因此 ，

通过

《阙里文献考》 ， 我们可以对孔继汾的生平及学术成就进行更全

面的考察 。

（
二

） 研 究孔府孔庙孔林的基本参考资料

《阙里文献考》 是阙里文献的集大成之作。 孔继汾在选取资

料时
，
除征引经史子集 文献外

，
还兼及所闻 见之碑传 ，

并利用

圣裔身份 ，
广泛参考孔氏谱牒及档案资料 ， 采择宏富 ， 去芜存

精
，
使得该书具有极大的文献价值 。 此外 ， 孔继汾在 《阙 里文

献考》 每卷卷末以
“

述曰
”

的形式 ， 考订史事 ， 薙繁辨误 ， 纠

谬补缺 ， 使得该书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。 《 阙里文献考》 由于

内容精审
，
成为后来著作参考的对象 。 毕沅 《 山左金石志 》 、 王

昶 《金石萃编》 在著录与孔氏有关的碑刻时 ， 都曾参考 《 阙里

文献考》 的记载以辨正碑刻作者 。 《续通志 》 卷三百三十六 、 卷

三百三十七为 《孔 氏后裔传》 ， 其 内容多采 自 《 阙里文献 考 》 。

王颂蔚 《 明 史考证摊逸 》 、 ￡太岳 《 四 库全书考证 》 、 姚振宗

《隋 经籍志考证》 在考证史实和著作时也都曾援引 《 阙里文献

考》 。 因此 ， 《阙里文献考》 可以为学界研究历代祀典变迁 、 祭

孔礼乐增损 、 户 田 庙学沿革 、 祭孔与政治之关系等历史和学术

问题提供基本的参考文献。

（
三

） 研 究孔 氏 家族历史 的 重要参考资料

《 阙里文献考》 卷一至卷十为 《世系考 》 ，
主要记载孔子先

世 、 孔子生平及历代衍圣公事迹
，
兼有不少考辨

，
是研究衍圣

公制度的重要参考之作
；
卷三十一为 《子孙著述考 》 ，

可资考证

孔氏后裔之著作及家族学术 ； 卷七 十三至卷九十九为 《子孙著

闻者考》 ，
记述除衍圣公外孔子后裔之有名 者 ， 其中不少是他书



失载的 ，
可补历代正史和方志记载之不足 ， 对研究孔氏家族历

史具有重要 的参考 价值 。 陶 澍 《 陶 文毅公全集 》 卷 三 十六

《 〈文庙通考 〉 序》 云 ：

“

往时孔子六十九代孙止堂作 《 阙里文

献考》 ，
最称详赡 。

” ① 王懿荣 《王文敏公遗集 》 卷三 《重疏前

请整理孔子祀 田并清查地产疏 》 在梳理了 《 阙里文献考 》 中所

记载的孔府祀 田后
，
云

“

孔止堂此书 以圣裔说家乘 ，
至为详

尽
”②

。
二人都对 《 阙里文献考》 评价颇高 。 此外 ，

王懿荣在

奏请整顿衍圣公地产时 ， 所列举的衍圣公田产数据
，
全部依据

《阙里文献考 》 的记载。

（
四

） 对 当 前文庙 的保护 与 开发工作具有重 要参考

价值

曲阜孔林 、 孔庙 、 孔府是孔子文化的重要象征。 目前 ， 国

学虽然逐渐复兴 ，
但社会上对孔庙 、

孔府
、
孔氏家族的认知还

远远不够 。 而且
，
在儒家的孔庙祭祀体系 中

，
曲阜孔庙居于核

心地位
，

可称作全国孔庙之
“

祖庭
”

。 全国各府 、 州 、 县 的各

级孔庙祭祀典礼的仪轨 、 庙学合
一的体制等都以阙里孔庙为蓝

本 。 但 目 前曲阜祭孔活动在祭祀仪式上还不够规范 ，
不能为其

他孔庙 的祭祀 活动提供很好的借鉴 。 而 《阙里 文献考 》 礼乐

部分详细记述了 历代阙里孔庙释奠仪式的祭祀仪节 、 舞蹈仪

容 、 乐器乐章 、
参祭人员等 ，

对当前全国孔庙祭祀制度的改革

和规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。

①陶樹 ： 《陶文毅公全集》 ， 清道光二十年 （ 丨 ８４０
） 淮北士民公刊本 。

② 王懿荣 ：＜王文敏公遗集 》 卷三 ， 民国十二年 （
１９２３

） 南林刘氏求恕斋刻本 。


